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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一声婴啼，划破长空，又一个

新生儿出世了。他叫林琛。
“室外哭泣，罚款两百！”
这是一个流眼泪要罚款的世

界，小孩也不例外。
所以大部分父母最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不许哭！”

“考那么差还有理了，哭什么
哭！”

一个巴掌落在林琛稚嫩的脸
上，留下了违和并且扎眼的一道
印记，与他白皙的皮肤产生了鲜
明的对比。

他蜷缩在角落，胳膊圈住双
腿，暗自落着泪，抽泣着，不吭声。

这是他的五年级，没有升学

压力，却背负着父母对他强加的
超乎他自身能力的期待。林爸还
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数落着面前
的这个羽翼未丰的孩子。林妈赶
忙过来打圆场。
“你这是干嘛呀，他还是个孩

子！”
“我这是提醒他，他离成功还

远着呢！只会哭哭啼啼，这样的人
有什么前途呢！这个时代不需
要！”

林爸蹙着眉头，语重心长道，
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个疯狂的
国度，也是个疯狂的时代。

林琛在初中的时候曾有一段
时间学习了小提琴，他从学校里
借了一把小提琴，想在妈妈生日
那天给妈妈拉一曲生日快乐歌。
他满怀期待，想要给妈妈一个惊
喜。

一曲过后，他心里暗喜，止不
住地开心，当然，还夹杂着一点紧
张。

“你可以拉得更好。”
林琛脸色骤变，他一时接受

不了妈妈给出的这样的反应，他
有点难以置信。

“妈妈……你难道不是应该
说……我的天呐……是生日快乐

歌欸……”
“可以做得更好的。”
林琛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刚刚拉琴，如果是真的想

拉给我听，那你就不应该拉成这

样，你要做到最好中的最好，这才
是应该有的尊重。”
他有点缓不过神，这一刻，他

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生日快乐，妈妈。”他带着哭

腔，说出了练习好久的那句话。
“别哭了！除了哭还会什么！”
也许多年以后妈妈再一次过

生日，让林琛拉一下小提琴，他心
软拉了，然后妈妈说：“这么多年
了，还是这样子……”
他在沉默中无声呐喊，最后

开口仍然祝她生日快乐。

不过这次林琛忍住了，他没
有掉眼泪，他只是一遍一遍地重
复着，要做到更好……更好……
慢慢地，他好像把自己关在

了一个黑匣子里，出不来，也看不
到光。迷迷茫茫地向前走，没有

路，也没有远方，在他心里，有种说
不出的痛。

高中的学习压力很大，心理压
力也伴随而来。林琛有过一段时间

很无力，很迷茫，心里空空的，就连
脚下也轻轻地，像是行尸走肉，没
有灵魂，只剩一副躯壳。周围人都
说不拼搏的高三是无味的，可是，
拼搏了，就有味了吗，他总是自顾
自想着。

自升入高中后，林爸施加的压
力慢慢变小了，因为他也在慢慢变
老了。而他的儿子是否还是那个少
不更事的男孩呢，他希望是，又希
望不是。前者是出于私心，在父母
的眼中，不管孩子飞得多高，走得
多远，他们都还是个孩子。而后者，

更是私心，毕竟在这个时代，眼泪
不值钱。
“距离高考仅剩 3天……”
“距离高考仅剩 2天……”
“距离高考仅剩 1天……”

终于，他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大
学，这次，他流下了合格泪液。

但是，没办法，他还是照样付
了罚款……

长大后，除了偶尔失一回手，

林琛很少被罚款了，毕竟都要自己
交。大学生活总归松散些，林琛有
了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圈子，值得
说的是，他还交了女朋友。女朋友
听话懂事，温柔耐看，很拿得出手。
但林琛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她，而事
实的确是这样。

林琛的家庭并不富裕，刚刚够
一家人吃饱饭，在他大二那年，他
有了个小妹妹，但是他对这个素未
谋面但流着相同血液的妹妹并没
有产生喜爱的感情，甚至没有亲
情。他觉得这是累赘，是压力，是对
自己不努力的惩罚。

浑浑噩噩也好，忙碌充实也
罢，大学生活总算过完了。毕业季
来了，有人欢喜有人忧，大多数人

都面临着找工作的难题，林琛当然
也不例外，为了找工作，他忙里忙
外，不可开交。但终究还是一个普
通人，没有过人的技能，没有卓越
的能力，但好在兜兜转转，他还是
找到了一份适合他的工作，工资一
般，待遇一般，但有份工作还是强
的，总比没有来的体面。

“怎么还没给家用啊？”
“你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形

式……工资一直拖欠……”

“你快先转过来一点钱吧，你
妹妹太能哭了，光这个月就罚了一
千了，家里都快要交不起了……”

他没说不公平，也没说苦，他
说我知道了。

手机扔到一边，林琛拖着疲惫
的身躯，一下躺到床上。工作两年，
生活还是没有一丝起色，也由不得
他抱怨那么多了，有份工作就很满
意了。他拿起手机，准备给所谓的
妹妹交罚款。
“您的余额不足，请及时充值。”

林琛笑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
样的心理。

转眼间，林琛也 25 岁了，到了
普通人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他从

来没有和女朋友提过，他不敢，他
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资格。他一
直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你就当我喜新厌旧，分手
吧。”
“……”
林琛没有回复，只是看着她逐

渐远去的背影，像是在告别自己的
青春。

那天下午，林琛在公园坐了很
久，看着树叶的下落，看着来来往
往的人，思绪不停变化着：他们有

什么情绪呢，他们也会因为日常琐
事而苦恼吗？他们也如我这般不堪
吗……

林琛做事中规中矩，不管是能
力还是长相，在人群中都算是不打
眼的那一个，但他笑起来总是有点
悲伤，不知道为什么。

昨夜的风刮得很急，像是急着
去投胎的冤魂。清晨，林琛很早便
起床了，或许他一夜无眠。他满怀
心事的样子，见窗外的叶子都掉光
了，感觉很心烦，便起身，洗漱一

番，下到楼下的面馆，叫了一碗常
吃的拉面。这时他看见桌上摆的醋
瓶，想起她以前吃面时总爱加醋，
她说那是爱情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味道，他也忘了，
快乐过吗，也许吧。

想着想着，他便哭了起来，像
是在抱怨，也像是在发泄，但他还
是在有意识地控制住自己，毕竟他
自己也知道，他感到悲哀也无事，
因为他囊中羞涩。
“别哭了，再哭就不止三百了

啊……”
情绪管理局的员工一边清扫卫

生，一边不轻不淡地说着，他们见惯
了这样的人，早就习以为常了，甚至
都不会漏出半点同情之意。

日子还是照常，只是林琛看起
来似乎已经百毒不侵了，至少在他
人看起来是这样的。

在普通的一天，林琛在为生活
奔波，他收到了家里的电话。是关
于他父亲的。肝癌。时间不多了。

挂了电话，他仍像往常一样平
静，只是平静得有点吓人。

这天晚上，他喝了好多酒，借
着酒劲，他终于出发了……

他来到了情绪管理局，直冲柜
台，神情严肃，活像视死如归的战士。

员工们纷纷起身，对面前这个
男人充满了警惕，时刻打量着他，
生怕他会做出破格的举动。
“你要干什么！”
林琛步步向前，越走越快，在

身上翻找着什么东西。
“放下武器！”情绪管理局的员

工按响了警报。
只见他掏出银行卡，重重地拍

在桌上。
哽咽着，“哭个五百块钱的

……”

无 泪 之 城 （小小说）

阴 外国语学院 刘虹羽

一只鹤，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掉进了鸡群里，找不到同类，四顾
茫然，还常常被公鸡鄙视不会打
鸣，被母鸡嘲笑不会下蛋，被鸡群
打击身体长得太高、脖子生得太
细、羽毛颜色单调等等，内心苦
闷。

有一天，它睡着了，梦见了
你，向你倾诉，你对它说：

首先，要坚信自己是一只鹤。
即便时下立于鸡群，也要笃信自
己是一只鹤，且心中了然：你和鸡
有着本质的区别，并坚信你和鸡
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不要鸡云亦
云，或者鸡群边上的猫狗猪云亦
云，乃至猫狗猪之外的人云亦云，
他们指鹤为鸡，你就自我怀疑，信
了自己是只鸡，甚至觉得自己是

鸡群里最丑的鸡。如若至此，可就
鹤形其外，实鸡其中，没啥扑腾和
不满的必要了。

其次，要敢于坚持自己与鸡
的不同。在一群鸡中间，你有时难
免会有寒彻心底的孤独。在这种
孤独期，千万不能被打倒，反而要
积攒实力，韬光养晦，学会享受作

为鹤的孤独，把孤独期的价值最大
化、正向化，磨炼自己的心智、积攒
高飞远行的能力，使它变为积累
期、增值期。

在适当的时候，想尽一切办
法，去突围，争取有鹤群飞过的时
候，使他们认同你是一只随时可以
起舞的鹤，愿意带你飞出这个鸡
群。当然了，即便没有鹤群经过，你
也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争取靠
自己的力量去找方向、找时间、找
机会，飞离鸡群，翱翔蓝天。

但是，有些时候，不是你一飞
就能成功离开，你可能遇到公鸡围
堵、母鸡纠缠或者鸡群暴力，实在
飞不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向前边说
的那样，忍受和享受作为鹤的这种
孤独，在这孤独的时间里，调整鹤

的心态，端正鹤的态度，积攒鹤的
力量，深藏鹤的格局。在鸡群里受
了打击或者排挤的时候，一定要内
心坚定，善于保护自己。要和而不
同，适当的时候，低眉顺眼地随鸡
起舞，但内心里始终有鹤舞九天的
宏愿。

要始终坚定自己的目标，那就

是离开鸡群，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
的鹤群。保持自己的定力，坚定自
己的选择，而且要学会为自己的选
择去积攒力量，决心做一只有能力
有实力有决心，能够逃离鸡群徜徉
于广袤天地的那种鹤，而不是被鸡
群淹没被鸡群同化被鸡群拖拽、同
化的无能之鹤。

一旦瞅准机会，一走了之，绝
不回头，一飞冲天，展翅云霄。

因为，怕就怕，时间长了，你开
始以为自己是一只鸡，认同了鸡的
观点，泯然鸡矣。更可怕的是，因为
在鸡群长期遭受排挤打压，你会产
生习得性无助，不再挣扎、逆来顺
受、不再有离开的决心，甚至跟公
鸡学打鸣孜孜不倦，跟母鸡讨教
下蛋秘诀废寝忘食，如果打鸣学

不好，如果下不出蛋的话，还不放
过自己：我怎么这么差劲？我就这
么差劲，我怎么这么笨？我就这么
笨，都怨我腿太长，脖子太细，都
怪我……

最后，徒有鹤的皮囊，鸡性十
足，鹤其外鸡其中，成了一只：鹤形
鸡……

与鹤说
阴 化工学院 易凡

万里清波明月中，
月华碎落水精宫。
犹怜深海蓝鲛女，
尽日歌声动碧空。

鲛女
阴 能源学院 宗雍康

微风抚过暗香盈，
绿柳廊桥翠鸟鸣。

菡萏含苞羞欲语，
凌波玉立诉衷情。

夏荷
阴 离退休工作处 刘侠

诗人说：“尘世之美，就像果子包着核，光倾进夜。”很
多温暖往往并非刻意寻得，而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同
你撞了个满怀。

这是一个发生在秋天黄昏的故事，很短也很长，关于

日暮，关于半生。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刚刚结束下午的
学习任务，抱着一杯奶茶悠哉悠哉地走在路沿石边。阳光
斜斜地穿过枝头，和着微风与金黄的树叶辉映着，落下点
点浮光跃金。

忽然路边一堆蓝色的哈啰单车落在我的视线里，我心
里暗暗盘算着：已是月末，新开的月卡却还没用几次，太浪
费了。于是临时起意决定骑个共享单车去找秋天。于是当
机立断，前去扫码、开锁。在我正努力调整座椅高度的时
候，一位头发斑白的爷爷挽着他的老伴朝这里走来。临近，
他问我：“小姑娘，这个自行车怎么骑啊，在哪里交钱啊？我
和我老伴出来遛弯一不小心走太远了，怪累的嘞，我想找
一辆推着她走。”

我耐心解释道：“爷爷，这个是用智能手机扫码开锁骑
车的，很方便，不用刷卡也不用交钱，您要是新用户的话应
该还能免费骑行一次呢。”

可听到这话，老爷爷眼里希冀的光却好像忽然熄灭
了，露出一丝交织着无奈和失落的苦笑，“没事没事，俺们
不骑了，谢谢你啊丫头。”

奶奶似是感受到了爷爷的难堪和失落，忙着站出来打
圆场。她悄悄用手拉了拉爷爷的袖子，“没事老头子，咱慢
慢走回去就是了。”
爷爷努努嘴：“唉，可是……”
我正为自己思虑不周而感到十分愧疚：是啊，爷爷奶

奶年纪这么大了，大概率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见此情形，
我忙说道：“没事的爷爷奶奶，你们有手机吗，我可以教你

们怎么操作。”爷爷犹豫着掏出他的老年按键手机时，我愣
在原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大脑飞速运转着，思考怎样
解决这个问题。“这手机不行是吧丫头，没事没事，俺们不
麻烦你了……谢谢你哈。”爷爷转身藏起失望的表情，搀起
奶奶准备离开。

我灵机一动，说：“爷爷奶奶您们就用我这辆车就行，
我已经开好锁了，我今天也没事，慢慢走回家就行……”老
奶奶却摆摆手，“那怎么行啊丫头，你把车给我们自己不就
受累啦，再说这个车俺们也不知道咋还呢……”

我早已想好对策，问爷爷奶奶住在哪里，心里早就想
定，不管住哪里我都说我恰好顺路。幸而爷爷奶奶们住在
东关小区，离我家小区也确实不远，我便顺理成章地以顺

路为由把车让给了奶奶。看着奶奶稳稳地坐在了车上，爷
爷脸上终于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时，我也会心地笑了。

夕阳西下，落日将光斜斜地垂下，我们的影子被拉得
很长很长，在路上延伸着。爷爷奶奶乐呵呵地同我聊着天，
讲爷爷在建设时期得过工厂的劳动模范，讲奶奶在乡下学
校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好学生。听着这些骄傲的过往，我心
里却有点酸酸的，当年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知识分子如今也
没能跑过时代的发展，曾经苦难和贫困没能将他们困住，
如今一块小小的手机却难住了他们。

他们却笑着说，没事啊丫头，新时代好啊，房子宽敞通
透还能有暖气，比过去破砖破瓦漏风漏雨的平房不知好了
多少倍，国家还发退休金给我们养老，生活是越来越好啦
……我们虽然老了有点跟不上时代了，但我们看到国家发

展得这么快这么好，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的。疫情严重那
会儿，都是志愿者、社工们帮我们把菜、药啥的送到家门
口，还给我们打印了健康码方便做核酸……我们早前怕麻
烦，孩子们给买的智能手机都没用没学，看来还是不能偷
懒，得活到老学到老啊！再说，还有你们呢，有你们这样的
好孩子，中国，能兴盛啊。

那一刻我被深深感动了。有人说我们都是时代裹挟
下的一粒沙，而老一辈特有的朴实和知足却像黄土般厚
重，让人踏实。年老如何，迟暮如何，落后又怕什么。他们
满怀着爱、感恩、知足和上进，足以抵抗时间的洪流。在他
们眼里，一切时间的角落里都有生长、有希望。即便已近
暮色，也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哪场落日不孕育着新的黎

明呢？
百年前，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驿站名叫日暮里，那是

旧时代向死而生的见证。百年后，这个日暮里，也已然成为
伟大新时代的注脚，孕育着新生的希望。鲁迅先生曾说：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
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如今，便是于日暮，见新光。

于日暮见新光
———记那个温暖我的瞬间

阴 文法学院 仇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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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主题展演 数学学院 孙子强 摄

传统文化主题展演 土建学院 鲁洋 摄


